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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仲文研究及相关思考

梁 鸿

摘要: 秦仲文作为京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他既是书画家，也是史论家，还是用文字和笔

墨捍卫中国画艺术规律的“战士”，但学界对其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够。秦仲文在 20 世纪中

国绘画史上的理论建树主要体现在他 1934 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绘画学史》和 1973 年补写李

衎的《竹谱》及新中国时期在《美术》等杂志发表十余篇专论上。他在诗书画创作方面堪称

成就全面的京派大家。其一生尊崇传统，坚守中国画的纯粹性，且耿介直言，这主要集中在

1947 年的“三教授罢教”和 1955 年的“中国画论争”等事件上。

关键词：京派 秦仲文 全面成就 文化自信 现实意义

秦仲文（1896-1974）是 20 世纪以画家身份成名的学者型艺术家，他不仅擅长山水竹梅，

而且精通诗文书法,同时著书立说,理论建树颇丰。1934 年即出版了《中国绘画学史》,这是

民国以来首次将中国绘画作为一门学科来梳理和研究的专著；同时致力于美术教育，于京津

地区多所院校教授中国画；更是 1947 年“三教授罢教”的参与者，旗帜鲜明地坚守中国画

艺术规律；1957 年北京画院成立后，又是第一批被聘的画家及院委；1963 年出版《秦仲文

山水画选集》《秦仲文画选》等，新中国至文革前在《美术》《文物》《人民日报》等重要报

刊上发表专论十余篇，言简意赅，不乏真知灼见。

目前学界多对“领军人物”趋之若鹜，着力于“巨匠翘楚”的扎堆研究，而对于成就不

俗却因种种原因被时代低估或被历史湮埋的京派艺术家们，关注不多，研究更不够，秦仲文

只是一例。

一、秦仲文研究的动因

（一）秦仲文的代表性：

秦仲文是 20 世纪京派成员的重要代表之一，是符合一切京派概念和范畴的全面型的书

画家。1915 年 20 岁的秦仲文考入北京大学政法系，因痴迷绘画，1918 年入蔡元培发起的“北

京大学画法研究会”，1920 年入金北楼创办的“中国画学研究会”，1926 年入“湖社”，1956

年入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任理事，1957 年入北京中国画院作院委。秦仲文的诗书画创作品

位高，格调雅，深受同侪敬佩；从教学角度，秦仲文任教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京华美术学

院、国立北平艺专等，1959 年在北京画院的培训班里，负责山水画教学，兼天津美术学院

教授，对天津的美术教育也是功不可没、影响至今的。秦仲文不仅具有京派画家的代表性，

同时还是京派成员中的资深学者、美术史论家，这就引出了他的特殊性。

（二）秦仲文的特殊性：

秦仲文在理论建树上堪称学者。1934 年 37 岁时出版了《中国绘画学史》，与他先后出

版绘画史类专著的还有陈师曾、滕固、潘天寿、傅抱石等，这足以说明秦仲文在当时国画界

的起点之高与影响之大；1958 年又在该书的基础上进行增补和修订，完成了 22 万字的手稿，

但当时各种运动接二连三，耽搁了出版。后来此手稿几经辗转，2011 年由北京画院出版，

名为《中国绘画史略》；另外，1973 年补写李衎的《竹谱》以成完谱，泽被后人；50 年代以

来一直在《美术》等杂志发表专论若干篇。秦仲文的另一特殊性是他在坚守中国画艺术规律

的态度上，堪称“战士”，他的担当意识和鲜明态度集中体现在两大事件上，一是 1947 年

http://baike.baidu.com/view/953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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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教授罢教”，二是 1955 年在《美术》杂志上与王逊论争，坚守中国画的笔墨特点。有

担当、敢直言，有可贵品质，当垂范画坛。

（三）秦仲文的研究现状：

从研究状况看，京派艺术研究长期滞后于京派艺术本身，远不如海派和岭南画派研究得

积极和有影响。即使在京派研究内部也存在着现实功利的选择，似乎学界和市场互为风向标，

名气的大小成为研究者关注的“标尺”，名家巨匠，扎堆研究，而对秦仲文等一批成就不凡

的京派艺术家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够，造成了研究对象选择上的巨大失衡，很难真实完整地

呈现出京派艺术乃至 20 世纪中国画坛的历史全貌。有关秦仲文研究的硕士、博士论文少之

又少，且尚存着极大的深入空间。因此，作秦仲文的个案，不仅仅就秦仲文而论秦仲文，他

代表着一批被低估、被冷落的京派“秦仲文们”，有着京派群体研究的代表意义，类同者如

王梦白、汪慎生、郭风惠……

（四）作秦仲文研究的得利条件：

父亲梁志斌
1
曾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与秦仲文、郭风惠、李苦禅、吴镜汀等京派大家学

习诗书画，结成忘年交，是这些京派大家晚年艺术活动的见证者，亲眼目睹过他们创作的风

采和学者的风范，这又是何其幸也！父亲受益于秦仲文师的竹梅示范和诗歌唱和，受益终生，

因此对本人作秦仲文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能有来自父亲的口述资料和家藏的第一手资料，

这使得研究起来更为直接和亲切。

另外，1974 年秦仲文因“黑画”蒙冤去世，文革结束后，秦夫人张静久找到梁志斌，

希望能为秦先生书写平反材料。在那段特殊的政治敏感时期，在无人敢写（包括子女）这类

材料的情况之下，梁志斌不惧个人风险，担当此任，字斟句酌，为洗清秦仲文的“黑画罪名”

付出心血文字，使先生在蒙冤四年之后，得以恢复名誉与尊严。梁志斌乃一介书生，敬爱师

长，伸张正义，此举赢得了知情者特别是秦仲文家属的由衷钦佩与感念。1978 年在为秦仲

文补开的追悼会上，梁志斌献上了挽联：

文章道德垂风范 山水竹梅仰逸奇

父亲梁志斌从秦仲文等京派大家的言传身教中，亲身体会到前辈之间了无门户之见，各

施所长，相互引荐，提携后学的真挚、仁厚、大气与包容，这也是值得弘扬的京派艺术家普

遍具有的为师风范与美德，因此本人有责任记录下这一帧帧宝贵的墨迹剪影，精研这些京派

大家的艺术遗存，为的是不该忘却的历史和示范当下的价值。

二、秦仲文的全面成就

秦仲文作为京派的重要一员，其艺术成就是全面的，是知行并重的一位大家。

（一）理论建树

在秦仲文留下的绘画史著述中，最为突出的即是 1934 年他 37 岁时出版的专著《中国绘

画学史》。陈师曾讲授过中国绘画史，他的授课讲义在他去世后被刊印出版（1925 年），通

常被认为是近代出版的中国绘画史的开山之作；1926 年滕固出版了《中国美术小史》，因资

料缺失，深以为憾；1929 年郑昶出版了《中国绘画全史》。相比较而言，秦仲文所著《中国

绘画学史》的意义在于,他首次将中国绘画作为一门学科予以提出,尽管内容上还未能成熟到

学理的高度，但仍是一本可读性较强的美术专史。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我国绘画之学，

缺乏专史，致习六法者，昧其本源，而趣末流；近画风衰陋，其主因也。仆染翰之余，辄有

《中国绘画学史》之作。”
2
秦仲文面对“缺乏专史、画风衰陋”的状况，撰写了这部较为完

整的专著，将绘画史分为萌芽期、成立期、发展期、变化期和衰微期，以生物进化的模式阐

1
梁志斌（1936 年-）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诗人书画家。长期从事诗词书法的教学与创作。
2秦仲文.中国绘画学史[M].北京：利达书局，1934：自序.参见陈辅国.诸家中国美术史著选汇[M].长春：吉

林美术出版社，1992：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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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绘画史观。秦仲文之所以如此分期，有自己的见解，而非人云亦云，例如他将上古至秦末

归为“萌芽期”，是因为“所见刻画的花纹，虽然精工巧妙，终属片断零星”。通览其书，特

点鲜明：

其一，谙熟中国绘画史沿革，并非长篇累牍的流水簿。全书 196 页，书中言简意赅地涉

及到历史成因、宗教介入、文化背景、学理分析、渊源流派及文艺思想等诸多方面，以驾轻

就熟的笔触娓娓道来，为读者提供了多方面的立体知识。

其二，深入浅出。作为画家，秦仲文对历代画家画风、流派渊源都如数家珍，信手拈来，

完全摒弃了一些理论著书所惯用的高深莫测、玄妙不解的通病，更无抄袭之嫌，这是难能可

贵的，如同郑诵先所著的《怎样学书法》《各种书体源流浅说》等书，都是深入浅出地给学

习者以切实的指导。这需要撰写者具有高屋建瓴的艺术造诣及专业水准，方能驾轻就熟和一

语中的，而非纸上谈兵。

其三，个人的文学修养提高了该书的品位。秦仲文 1915 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法系，读书

颇丰，文笔隽永儒雅又行云流水，非一般画家所及。他在该书中介绍画家时常常信手引诗。

如果没有长期积累的自然而然的诗文修养，是很难做到恰如其分地借用诗文的，这是秦仲文

的优势之一。秦氏文章，素有一种顿挫有致的韵律之感，就连眼界极高的诗人书画家郭风惠

也颇为推崇，认为秦仲文是北京画家中文化水平最高者，且书法也好。

总之，《中国绘画学史》是年轻时秦仲文的重要理论专著，是他在中国美术史学发展进

程中的重要贡献所在。1958 年秦仲文又在该书的基础上进行修订与增补，用他融汇了钟繇、

欧阳询、米芾笔意的蝇头小楷，完成了 22 万字的手稿。但由于接二连三的运动，耽搁了出

版，此手稿几经辗转，最终被北京藏家李志远得到并捐献北京画院，于是便有了 2011 年出

版的秦仲文所著的《中国绘画史略》。

秦仲文的绘画史建树还体现于其存世的《竹谱》一书。秦仲文在去世前一年，也就是

1973 年，还每天到北京画院上班，负责编写《竹谱》，后因病转为在家编写，总结自己毕生

的画竹心得。期间，他将自己“群山拱翠之居”的斋号改为“梅竹双清室”，以示志坚心洁。

为便于画竹爱好者学习，秦仲文由浅入深地绘图示范，从竿、节、枝、叶循序画图，列举说

明季节及环境不同之下的竹姿态，并讲解配图、题款及钤印的章法和笔墨纸砚的选择，最后

附上自己的六幅代表作，供学习者参考及印证。他在《竹谱》的结语中写道：“如能以此可

补李衎《竹谱》之遗失，而成完谱，则为区区之愿也。”
1
遗憾的是，1974 年秦仲文即遭遇“黑

画”批判，当年蒙冤去世，未能看到自己诚心可鉴的绘稿得以付梓。此《竹谱》于 1986 年

收集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名家技法汇编》中。

此外，秦仲文从新中国至文革前相继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如下:

1.《国画创作问题的商讨》，《美术》1955.04 期。

2.《我对几种古代艺术作品的意见》，《美术》1956.10 期。

3.《中国画的特点》，《美术》1957.05 期。

4.《看齐白石画展有感》，《人民日报》1958.02.17。

5.《清代初期绘画的发展》，《文物》1958.08 期。

6.《论画六法》，《美术》1959.05 期。

7.《画论选注》1-4，《美术》1959.06-08 期。

8.《贺天健画展观后漫记》，《美术》1959.09 期。

9.《对于继承民族绘画遗产的一点意见》，《人民日报》1956.10.10。

10.《谈“米家画派”》，《北京文艺》1961.05 期。

11.《悼念胡佩衡先生》，《美术》1962.03 期。

12.《观吴镜汀先生画展》，《美术》1963.02 期。

1梁鸿《诗文书画饱精研—秦仲文艺术成就综述》，《荣宝斋》2016 年第 4期第 74页。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2952813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3034900&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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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览秦仲文的绘画史著述可知，其研究既有通史，又有专著，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另阐发

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作为一位书画家，其学术造诣堪称学者；作为美术史论者，他的诗书

画创作成就更为凸显，算是京派人物中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一位大家。

（二）诗书画创作成就

秦仲文早年因画成名，与同时代的胡佩衡、吴镜汀等京派成员一样，都是经过科班训练

的画家。关于他的学画历程，选取他写于 1963 年的“自述”部分，当更为准确无误：

“我之学画，除早年得力于师友诲助之外，六十岁前以古为师，六十岁后，以真为师”；

“二十岁入北京大学，读书之余，参加了画法研究会，从此得到金北楼、章浩如诸前辈画家

指点，乃从临摹影本古画入门”；“我学习山水画，最初不过临学清代晚期的画家如：奚铁生、

黄毂原、戴醇士等简易平淡的画法。后来稍进，更学清代初期的画家如：龚半千、査梅壑等。

年近三十，更进而学四王，兼及吴、恽各家，从此，接近了上溯宋元各家的道路。这时，故

宫博物院开放，我曾不断地纵览上下五千年古代石窟，认识到都是国画遗产，为学习上取之

不尽的宝藏。以上是我自二十岁后学古和创作相互并行，四十多年中辛勤致力，始终未尝脱

离摹写古画，以因为创的途径。”
1

秦仲文山水创作历程，如上所述，力求综合南北宗，擅长小斧劈皴，结景单纯，笔力坚

凝，格调高古，苍茫浑厚（图 1）。这幅作品代表了秦仲文的山水画特色，典范地诠释出秦

仲文关于中国画讲究“气韵生动”“诗情画意”和“遗貌取神”的核心思想。（图 2 图 3）

秦仲文的中国画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从创作技法看，他认为中国画讲究“笔精

墨妙”、“中国画的骨干，是与写字同一精神，是用毛笔写出来的；相反地，不是用毛笔描

画或其他拼凑方法做出来的，”“因此，中国画，几千年来一直是与书法保持着骨肉不可分

开的关系。”
2
二是从创作内容看，秦仲文认为中国画讲究“诗情画意”，“诗画二者，相

互关联，始终缔结着牢不可破的友谊关系，”他强调“大凡内容丰富，诗意充沛，虽不题诗，

自是佳画；但是，笔墨单简一路，必借题诗方能助长画趣。”
3
秦仲文深谙中国画“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的相得益彰的互助关系，因此只要是时代气候允许，秦仲文在作品上是乐于

题跋的，这源自他喜诗文、擅书法和文人性情。上述图 1中，秦仲文题上了苏东坡《寒食诗

帖》中的四句，“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烟雨蒙蒙、诗情

画意、郁郁芊芊、浑然一体。三是从创作过程看，秦仲文认为“由于并不崇拜事实，而是通

过画家的思想，把事实中所有偶然的和非本质的东西避免牵连入画，不拘泥于形似刻划，”

是以“遗貌取神的方法写意”
4
。上述三点是秦仲文对中国画的深刻认识，是秦仲文关于中

国画思想的核心。

尽管秦仲文在新中国时期多有写生之作，但依然保持他特有的传统笔墨风格。他擅写竹

梅兰草，属于文人画格调,常常配以诗文题跋,颇具书卷气息和文人风骨（图 4-图 8）。他不

曾画果蔬家禽一类，不是喜闻乐见“接地气”的画家，也许这也是他新中国后不被广泛推崇

的原因之一。

秦仲文的书法造诣毫不逊避于他的绘画，他的书法在同侪画家中是一流的，在书家中也

是上乘之属。1956 年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组织——北京书法研究社成立时，秦仲文被选为书

社理事，作为书社的重要成员参与各种书法展览、笔会及中日交流活动。此事可证明他的书

法水平是得到了当时书界的高度认可的。只因其画名在先，书名为画名所掩。秦仲文早年题

画诗文多写小楷，取法钟、王，形质而韵秀，兼具钟繇的高古和王羲之的隽逸，极见功力。

因中晚年多作米家山水，书法中既有钟王意韵，更参以米字风神。其行书也吸收了米芾“风

樯阵马、沉着痛快”之特点，笔力劲健，纵横潇洒，富于变化而不失法度（图 11 图 12）。

1秦仲文.秦仲文山水画选集[M].北京：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自序.
2秦仲文.中国画的特点[J].美术，1957（5）：49.
3秦仲文.中国画的特点[J].美术，1957（5）：49.
4秦仲文.中国画的特点[J].美术，1957（5）：50.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5001/10500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735221/17352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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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说明的是，秦仲文擅写米芾字，如同吴镜汀擅写董其昌字、徐石雪再现了赵孟頫一样，

这似乎不难发现一个规律：画家因长年临摹自己偏爱的某一对象，其画法、用笔甚至是气质

和习惯都会有自觉不自觉地契合。秦仲文常年画米家山水，其书法自然会受米字纵逸奔放的

风格影响；吴镜汀长期临摹董其昌的青绿山水，其书法当然会有董字萧散自然的衣钵，取古

雅平和旨趣；徐石雪长期研究赵孟頫，其书法几乎活脱了赵子昂的妍美遒劲。某种程度上说，

他们是异代知音。书风即是书家性格的体现，所谓字如其人不无道理。

秦仲文也谙熟诗文。据梁志斌回忆说，秦先生说过自己不知道平仄，梁说：“您作的诗

都合乎平仄，而且作得很好。”秦说：“我作诗，反复念，不顺口的就改。”
1
这是秦仲文特有

的作诗方法，这说明秦仲文读得太多，在实践中已掌握了作诗的规律，他的诗词修养也是画

家中鲜有的。追录五首如下：

1.南天到处一开颜，看尽奇峰万万千。惆怅宗风专谨甚，半生辜负笔如椽。

2.峨眉遥隔九重云，树色山光湿不分。小住清音伏虎寺，仰观天半几逡巡。
2

3.大半生涯作画师，几曾忍痛买胭脂。而今漫写闲花竹，盛世情怀正可思。
3

4.白灿红稠三两株，野梅端合种江湖。岁寒风雪无人赏，剩有闲情到老夫。

此诗创作于 1974 年，题在《双梅图》上，据梁志斌回忆说，秦先生满意此作品，让梁

看时，梁说：“诗好，清雅闲逸，但是不合当前时宜，您千万别再让人看了。陈半丁先生诗

‘红花白花一样香’就被批为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界限了。”秦仲文听从劝告，将诗画收藏起

来。

5.纸窗茅屋横疏影，十月寒梅欲着花。何处半生最相忆，断桥篱落老夫家。
4

这是一首题在绿萼梅上的题画诗，秦仲文画画时梁志斌在场，秦先生用色之后问梁：“您

看颜色深还是浅呢？”梁说：“合适。”秦仲文说自己是色盲，这让梁志斌大为吃惊
5
，原来

秦仲文笔下的山水、绿萼梅、硃砂竹等设色，更多的是凭借自己长年的创作经验及艺术感觉

来完成的，就像贝多芬失聪之后依然能创作交响曲一样，只有达到相当造诣的艺术家才会进

入如此境界。

三、秦仲文的文化自信与责任担当

秦仲文是尊崇民族传统的文人书画家，同时又是性格耿介、敢于直言的中国画坚守者，

始终旗帜鲜明地捍卫中国画的纯粹性与自身特点，他对中国书画的自信与保护，集中体现在

两大事件上。

（一）“三教授罢教”

秦仲文曾就职于徐悲鸿任校长的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组，1947年10月1日，因反对徐悲鸿

在中国画教学中主张的“素描是一切造型之基础”及一系列措施（如：国画与西画招生比例

失调，前者不足后者的四分之一；国画新生入学要先学习三年素描，不得学国画；国画组新

添西洋美术史课而无国画史和中国美术史课程等），与国画组同仁李智超、陈缘督一道，上

书徐悲鸿，要求尊重中国画教学规律。徐悲鸿表示了“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强硬态度，从

而招致出北平美术会对罢教三教授的声援和《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宣言》的发表，事态开始

升级。当年暑期后，三教授即被徐悲鸿解聘，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教授罢教”。
6

10月28日，《北平时报》刊登了秦仲文等人的文章，再次质疑徐悲鸿，秦仲文重申：

1梁鸿.二十世纪北京书画名家述评[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129-130.
2清音寺、伏虎寺皆峨眉山下庙宇，秦仲文写生时年事已高，不能随青年画家登山游览，只得在山下仰观徘

徊而已。
3就是这首题画诗中“盛世情怀正可思”句被断章取义为攻击社会主义，横加批判，秦仲文当年（1974年）

蒙冤去世。
4此五首诗选自梁鸿.二十世纪北京书画名家述评[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130-131.
5梁鸿.二十世纪北京书画名家述评[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129-130.
6参见朱京生.国立北平艺专三教授罢教与国画论争事件考察与研究（下）[J].中国美术研究，2015（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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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乃部定一独立部门，足见重视程度不减于西画，自先生来，偏重素描，不用毛笔，

使素无根底之学生，手持木炭三年之久，剩余两年再学执笔。数典忘祖，变夏用夷，莫此为

甚，先生以西画之奥妙，非积年工力不得要领，国画何尝不然，今以西画进程，施之国画之

教，兴学者虽非背道而驰，亦属纡徊太甚，中西工具本不相同，运用之方由来各异，岂标奇

立异，矫揉造作，便为新画潮流耶。”
1

秦仲文作为中国画创作与教学的坚守者，始终站在遵循中国画艺术规律及独特传授方法

的前沿，不多虑徐悲鸿校长的权利与广博的影响力，不计个人代价，直言“进谏”，其为人

为艺，彰显无遗。但是徐悲鸿及其改良中国画的势头直至新中国后，一直主宰着中国美术教

育体系，冷落或忽视了中国画特有的教学模式及自身规律，坚守者被搁置在“抱残守缺”、

“墨守成规”的“落后”板凳上。位置决定影响力，秦仲文的状况可想而知。

从秦仲文公开反对徐悲鸿一系列教学体系开始，就注定了他所坚守的中国画之路步履维

艰。1947年被徐悲鸿解聘后，秦仲文至新中国初期是没有工作的，依靠自己鬻画和在天津、

河北遵化等地教书，维持生计。这从一个侧面显现出秦仲文坚守中国画艺术规律的执着态度

与牺牲精神。

（二）与王逊等的论战

新中国后，秦仲文又撰文与王逊等进行了中国画问题的论争，痴心不改地维护民族绘

画之规律。

1954 年 7 月“中国画研究会第二届国画展览会”展出后，王逊发表文章《对目前国画

创作的几点意见》
2
，提出了“单纯以笔墨为评判艺术价值的至上标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的观点，认为“古人的笔墨在我们手中不是武器，而是阻碍了我们接近真实的自然景物”，

只有用“科学的写实方法来整理传统的技法，保存其准确、精炼、巧妙的优点，把死方法变

成活方法，科学的写实技术是应该，而且也有可能为今后的国画服务的”。当时，类似王逊

的看法者亦有之。

秦仲文针对王逊之文，发表了《国画创作问题的商讨》
3
，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秦仲

文认为“在国画创作中笔墨是重要问题”，而且“我们国画创作不可能也绝不应当被限制在

‘如实地反映现实’之内”，“如果站在国画创作的立场，这并未‘过去’而且永久地也不

会‘过去’的”，秦仲文认为王逊的观点是“把古人的技法当做了教条，而不是国画创作的

指南，他无视国画创作技法的历史发展的优点，和民族形式与西洋画形式绝不相同也不应该

相同的特点，生硬地要把西洋画的科学技法来替代他所谓的‘古老的’传统技法，像这样的

步骤无疑会全盘地采取了西洋画创作上应有的一切以改造国画，说的甚一些就是有意识地消

灭国画。”秦仲文的尖锐论述，依然是坚持他的中国画思想，依然旗帜鲜明地反对“素描是

一切造型之基础”的徐氏改良法。

1956 年陈半丁等一批京派画家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继承传统，大胆创新，

成立中国画院”的建议，1957 年 5 月 14 日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北京中国画院成立，秦

仲文是第一批受聘的画家及院委。不久，北京国画家举行座谈会，会上秦仲文直言：“中央

美术学院是一个培养艺术人才的高等学府，可是没有国画系；学院中的彩墨画系并不等于国

画，中国画不光是彩和墨，它主要还包括有笔精墨妙，诗情画意、遗貌取神等传统特色。学

素描我是不反对的，可是学院强调它而忽略了临摹就错了。因为中国画的传统技法主要是靠

临摹得来的。”
4
1957 年 5 月秦仲文又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中国画的特点》一文，其鲜

明态度和率真性格可见一斑，而这背后便是秦仲文充分的文化自信与可贵的责任担当。

1国画论战犹未已[N].北平时报，1947-10-28（4）.参见朱京生.国立北平艺专三教授罢教与国画论争事件考察

与研究（下）[J].中国美术研究，2015（13）：30.
2王逊.对目前国画创作的几点意见[J].美术，1954（8）：35-37.
3秦仲文.国画创作问题的商讨[J].美术，1955（4）：42-43.
4王孔诚.北京国画家举行座谈会 认为中央美术学院领导上是排斥国画的[N].人民日报，1957-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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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秦仲文的为人为艺与现实意义

秦仲文作为诗文书画成就全面的京派大家，不仅留下了论著、画谱，还有山水、竹梅、

书法、诗词，但因性格耿介率真，直言不讳，1947 年“三教授罢教”后一直被打压，1974

年又因“黑画”蒙冤去世，他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也未能受到相应的重视与深入的研究。

从秦仲文的学画历程上看，他是认真研磨过传统笔墨、对中国画有着深刻且贯通理解的

学者型画家，其成名甚至不晚于齐白石、徐悲鸿等人；另外，与李苦禅、胡佩衡、吴镜汀等

京派画家相比，他有着北京大学政法系毕业的教育背景，知识和学养是他的优势之一，这也

让他的艺术成就更显丰厚与沉实。据《申报》记载，秦仲文的作品早在 30 年代就进入了国

际展览，如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申报》1933 年 11 月 6 日，第 13 版）、日内瓦中国绘画

展览（《申报》1934 年 9 月 21 日，第 14 版）等，他的专著也同年问世，与他先后出版绘

画史类专著的还有陈师曾、滕固、潘天寿、郑昶、傅抱石和王钧初，这足以说明秦仲文在当

时国画界的起点之高与影响之大。他的学术背景，他的艺术历程，他的道德文章，他的诗文

书画，他的综合成就都无愧于 20 世纪的中国画坛，更是京派艺术的杰出代表。

艺术成就之外，值得记载的几件事可体现出秦仲文为人为师的大家风范。父亲梁志斌有

一本秦仲文题写了“集腋成裘”的册页，1972 年曾请吴镜汀作画，晚年的吴先生身体欠佳，

不常作山水，常写行书。一次他指着册页上的“墨竹”对梁说：“本来写字，写错了字，就

画竹叶遮盖了。”并留下了梁的册页，待身体好转后再画。不久梁志斌在报纸上看到吴镜汀

去世的消息后，即刻赶到吴家慰问，吴镜汀侄女（吴光宇之女）向梁说明了吴先生病逝的经

过，这时吴夫人从里屋拿出册页交给了梁志斌，并已在吴镜汀的书画上盖好了印章。当梁志

斌持册页让秦仲文看时，秦仲文无限感慨，他告诉梁说，吴先生虽驰誉画坛，却清苦一生，

膝下无子女，都说吴夫人年轻时受过刺激，有精神疾病，平日少言寡语，此时居然如此清醒，

能在册页上盖上吴先生未曾来得及钤的印章。这种特殊时刻的格外清醒确实让人心生慨叹，

颇为感动。秦仲文当即写下挽联，由梁志斌送往吴家。

秦仲文看到册页上吴镜汀画的竹叶后，立即让梁志斌撕掉自己之前画的墨竹，梁志斌珍

惜不忍，秦仲文执意撕掉，他没有解释原因，但梁志斌理解秦先生的意思。秦仲文的墨竹潇

洒精熟，闻名画坛，此时秦仲文不愿在同一本册页里，在画竹上与已故的老友一比高低，况

且吴先生的竹叶是为遮盖错写而画的。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梁说“我再画一辈子也赶不上吴先

生的山水。”其宽厚博大、扬人之长的高尚情怀，应垂范画坛，也令当下汗颜。

秦仲文不仅对老友厚道，对学生也是无私提携，慷慨相助。他曾有许多来家学画的学生，

秦先生分文不取，还常常让学生留下来吃饭。遇大雨天，还给学生零钱坐公交车用；每到大

年三十，他都精心画好一张画，挂在屋内，第二天大年初一，学生纷纷来拜年，谁来得早这

画就归谁了，秦先生跟梁志斌说完这“惯例”便天真地笑笑，可见秦仲文既有传统礼数，又

富于情趣，是一位可爱的老者；秦仲文对师友甚至后学，始终称呼“先生”和“您”，当年

秦仲文 79 高龄，梁志斌仅 37 岁，但他一直以“梁先生”相称，足见一位长者的修养和习惯。

当梁志斌的诗词老师郭风惠去世后，秦仲文说“梁先生，您不能没有诗词老师啊”，于是他

决定为梁志斌引荐张伯驹。感人的是，秦仲文身体欠佳，不能行走，就坐在轮椅上，让其家

孙秦维曾推着前往张伯驹住处，为后学引荐当时的诗词翘楚。其为人为师，可敬可佩。梁志

斌说能与秦先生有这样一段受益终生的忘年交，实乃此生幸事，诗以纪之：

（一）不忘恩师秦仲文，画途指路入津门。先生山水名天下，墨竹梅花更绝伦。

（二）不见秦师四十年，已将事状入文编。清晨临写先生画，一望梅花一怆然。

可以说秦仲文作为京派大家，其过硬的艺术成就和同样过硬的人格操守依然具有垂范画

坛的作用，依然是永不过时的德艺双馨的楷模。秦仲文是京派人物谱中“诗文书画饱精研”



8 / 8

“文章道德垂风范”的那一位，秦不同于京派奇才王梦白
1
的任性，王的特立独行和我行我

素，一方面成就了艺术上的卓尔不群，同时也阻断了自己艺术的长青之路，直接导致了王梦

白是奇才而难成巨匠的悲剧命运；秦也不同于京派“老好子”汪慎生
2
的内敛，汪的“莫嫌

开最晚，元自不争春”正是自我写照，汪慎生恪守中庸的个性与格局使他呈现出“芍药性和

平，香生及四邻”的另一种境界；秦更不同于同为北大校友的“北方健者”
3
郭风惠的错位，

郭的才情和造诣并不逊于古人，但他的曲折经历以及阴差阳错的种种错位，让他未能在艺术

领域充分实现自我价值，颇有怀才不遇之憾。因此与上述三位不同类型的京派艺术家相比，

秦仲文是“不任性”“不内敛”“不错位”的综合素质较为全面的京派大家的代表，他在知行

并重、身体力行上，底垫了我们今天可以倡导文化自信的根基，因此功不可没，值得弘扬。

尽管长期以来对京派被低估的“秦仲文们”、被遗忘的“王梦白们”、被冷落的“汪慎生

们”的关注和研究还不够，但随着重温经典的全面重视与不断推进，在提倡文化自信的时代，

京派研究也迎来了希望的春天。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适时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成立

了京派研究中心，使京派研究纳入机制化，将持之以恒地对京派艺术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

研究，不断催生出新的学术成果。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将京派艺术研究发扬光大。

在当下多元并存甚至盲从接轨的学界和画坛，只有做到文化自觉和自信，才能在不同背

景文化的对比与参照中，稳住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之根基，获得文化选择的能力、地位和话语

权。就学界与画坛而言，文化自信不是固步自封，不是抱残守缺，更不是唯我独尊，而是用

自己的笔墨语言、自己的美学哲学广而告之地弘扬自己的优秀文化，而非动辄就在中国书画

的特色领域里牵强附会地套用西方文艺理论，生搬硬套、不伦不类，犹如 20 世纪 50 年代套

用苏联模式一样，这都是文化自卑和势差的具体表征。文化艺术不是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都

是有民族性的独特领域，是用自己的艺术工具、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精神诉求和情怀意趣，

这一独特性无需接轨。而这一认知、自觉、自信与捍卫者，秦仲文当之无愧。继往是为了开

来，研究秦仲文的价值和意义，正在于此！

本文收录于《京派与 20 世纪中国美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 2020 年 11 月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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